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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傳
記
﹁
喬
布
斯
﹂，
一
面
看

一
面
嘗
試
放
下
看
前
的
顧
慮
。
對

於
演
員
艾
斯
頓
˙
古
查
，
我
確
實

是
有
所
保
留
的
，
原
因
是
他
演
過

不
少
﹁
爛
片
﹂，
角
色
大
多
缺
乏

內
涵
，
且
演
技
虛
浮
，
現
在
由
他
來
飾

演
世
紀
巨
人
喬
布
斯
，
那
份
憂
慮
並
非

沒
有
原
因
。

電
影
中
古
查
走
路
的
姿
態
，
真
的
是

喬
布
斯
的
嗎
？
據
說
大
學
時
期
的
喬
布

斯
不
顧
身
世
，
蓬
頭
垢
面
也
不
穿
鞋
，

這
階
段
古
查
演
來
還
是
稱
職
的
，
但
到

了
他
的
﹁
蘋
果
﹂
時
期
，
那
份
憤
怒
和

極
端
自
我
的
表
現
，
古
查
演
來
不
算
入

木
三
分
，
但
還
是
做
到
﹁
形
似
﹂
了
，

這
次
我
給
他
加
了
分
數
。

紀
錄
中
的
喬
布
斯
，
有
一
段
給
我
的

印
象
就
至
為
深
刻
。
那
時
他
已
病
入
膏

肓
，
但
依
然
堅
持
上
班
開
會
，youtube

中
見
他
以
極
為
瘦
弱
的
身
體
在
討
論
中

表
達
意
見
，
但
軀
體
實
在
支
持
不
住
，
精
神
超
出

了
負
荷
，
結
果
還
是
從
椅
子
上
頹
然
墮
下
，
這
才

在
剎
那
間
止
住
了
聲
音
。
那
個
鏡
頭
訴
盡
了
人
本

主
義
的
失
敗
；
絕
頂
尖
銳
聰
明
的
人
，
也
勝
不
過

肉
體
的
自
然
。

喬
布
斯
予
我
最
大
的
思
考
，
不
是
他
的
產
品
，

而
是
他
的
為
人
。
他
對
完
美
、
精
鍊
、
簡
潔
及
極

端
周
到
的
要
求
眾
所
周
知
，
否
則
便
生
產
不
了
蘋

果
的
代
表
作
。
惟
他
以
他
所
追
求
的
目
標
為
真
為

美
為
善
，
把
一
切
不
明
所
以
，
試
圖
阻
礙
達
標
的

人
和
事
為
惡
，
並
心
惡
痛
絕
，
不
惜
將
他
們
大
舉

殲
滅
，
跟
之
劃
清
界
線
，
叫
人
啞
口
無
言
。
其
去

蕪
存
菁
的
想
法
，
把
所
有
反
對
、
猶
豫
及
愚
鈍
者

視
作
﹁
蕪
﹂，
實
在
令
我
難
以
苟
同
。
精
英
主
義
於

喬
布
斯
幾
乎
就
是
唯
一
。
電
影
中
對
他
把
親
情
及

友
情
掃
諸
門
外
的
描
寫
，
使
人
相
信
但
又
不
想
相

信
的
複
雜
心
情
㢕
出
。
這
個
年
代
不
少
人
全
面
崇

拜
喬
布
斯
，
那
還
是
有
所
缺
憾
吧
。

百
家
廊

袁
　
星

喬布斯之「蕪」
文潔華

翠袖
乾坤

︽
新
科
學
︾
儘
管
是
一
本
論
法
、
論
政
、
論

史
、
論
社
會
科
學
、
論
人
的
起
源
、
論
永
恆
自
然

政
體
的
大
書
，
但
一
點
也
不
枯
躁
和
艱
澀
。
卷
首

附
有
一
幅
圖
畫
，
並
特
闢
一
章
︽
置
在
卷
首
的
圖

形
的
說
明
，
作
為
本
書
的
序
論
︾，
朱
光
潛
說
那

是
全
書
的
總
綱
，
﹁
讀
者
須
首
先
把
這
篇
總
綱
圖
形
看

懂
，
才
可
讀
懂
全
書
其
餘
部
分
﹂。

維
柯
是
符
號
學
先
驅
。
卷
首
圖
的
右
方
是
站
在
地
球

上
的
玄
學
女
神
，
她
仰
望
左
上
方
的
一
個
放
光
的
三
角

︵
代
表
天
神
現
出
他
的
意
旨
的
形
狀
︶，
胸
前
一
塊
凸
形

寶
石
射
出
光
芒
，
一
道
射
向
左
上
方
的
三
角
形
，
另
一

道
射
向
左
下
方
的
荷
馬
雕
像
︵
神
學
詩
人
的
始
祖
︶。

地
球
斜
靠
㠥
圖
畫
正
中
的
祭
壇
乃
﹁
民
政
世
界
﹂，

祭
壇
左
邊
是
一
根
籤
︵
用
作
占
卜
和
觀
察
預
兆
︶，
籤

旁
還
有
水
和
火
，
象
徵
人
間
第
一
項
制
度—

—

婚
姻
。

祭
壇
背
後
是
陰
暗
的
森
林
，
森
林
右
邊
有
一
個
骨
灰

瓶
，
象
徵
人
間
第
二
項
制
度—

—

埋
葬
。
拉
丁
文

hum
anitas

︵
人
︶
是
從hum

ando

︵
埋
葬
︶
這
個
字
演

變
出
來
的
，
瓶
上
刻
㠥
﹁
獻
給
死
者
的
善
良
靈
魂
﹂，

這
銘
詞
意
即
人
的
靈
魂
不
與
肉
體
同
腐
，
而
是
不
朽

的
。祭

壇
左
邊
是
荷
馬
的
雕
像
，
雕
像
安
置
在
有
裂
縫
的

基
石
上
。
維
柯
認
荷
馬
是
最
早
的
一
位
異
教
詩
人
，
詩

的
真
正
起
源
，
要
在
詩
性
智
慧
的
萌
芽
中
去
尋
找
，
詩

性
智
慧
是
神
學
詩
人
們
的
認
識
，
也
是
世
界
最
初
的
智

慧
，
荷
馬
雕
像
置
在
有
裂
縫
的
基
石
上
，
就
表
明
那
是
真
正
的
荷

馬
的
發
現
，
前
此
是
無
人
知
曉
的
。
據
維
柯
解
釋
：
﹁
這
裡
揭
示

出
關
於
神
話
的
一
些
新
的
原
則
，
就
是
這
裡
發
現
的
關
於
詩
的
一

些
新
的
原
則
的
當
然
結
論
，
這
就
顯
示
出
寓
言
︵
神
話
︶
就
是
最

古
的
希
臘
各
民
族
習
俗
的
真
實
可
靠
的
歷
史
。
﹂

祭
壇
前
面
是
一
片
露
出
光
亮
的
空
地
，
而
祭
壇
背
後
是
陰
暗
的

森
林
，
森
林
右
方
的
骨
灰
瓶
旁
邊
，
伸
出
一
把
耕
犁
，
原
始
異
教

民
族
開
墾
了
世
界
上
最
初
的
耕
地
，
用
耕
犁
來
耕
種
。
耕
犁
的
把

柄
靠
在
祭
壇
邊
，
表
示
經
過
耕
種
的
土
地
就
是
異
教
民
族
最
初
的

祭
壇
。
耕
犁
只
現
出
犁
鏵
，
翻
土
犁
板
沒
有
露
出
來
，
維
柯
指

出
：
﹁
在
人
們
還
不
知
鐵
的
用
場
之
前
，
犁
鏵
只
能
利
用
一
塊
能

破
土
和
翻
土
的
曲
形
硬
木
板
。
拉
丁
人
把
翻
土
板
叫
做urbs

，
古

字urbum

︵
城
市
︶
就
是
從
這
個
字
來
的
。
犁
鏵
隱
而
不
露
，
就

顯
示
出
最
初
的
城
市
都
建
立
在
耕
種
過
的
土
地
上
，
由
於
各
家
族

長
期
隱
藏
在
充
滿
宗
教
恐
懼
的
森
林
裡
，
很
難
露
面
。
﹂

祭
壇
左
邊
有
一
把
舵
，
象
徵
人
類
航
海
遷
徙
的
起
源
。
那
把
舵

看
來
好
像
是
在
祭
壇
下
方
俯
首
鞠
躬
，
象
徵
航
海
遷
徙
的
初
民
起

初
是
不
信
神
的
淫
亂
分
子
，
後
來
他
們
投
奔
虔
誠
而
強
壯
的
人
們

所
耕
種
過
的
土
地
，
與
他
們
結
合
在
一
起
，
形
成
家
族
社
會
。
不

信
神
的
人
就
無
緣
分
享
各
種
神
聖
的
制
度
。

犁
和
舵
在
祭
壇
前
保
持
一
段
距
離
，
犁
對
舵
帶
有
敵
視
，
以

犁
頭
對
㠥
舵
，
表
示
航
海
遷
徙
而
來
的
人
不
能
分
享
土
地
，
土

地
全
在
貴
族
手
裡
。
這
種
對
峙
的
形
勢
後
來
發
展
成
土
地
鬥

爭
，
造
反
者
失
敗
後
再
到
海
上
冒
險
，
這
就
是
民
族
大
遷
徙
的

起
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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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台
客聚

近
日
赴
京
，
住
進
東
方
×
×
酒
店
，

這
是
我
多
年
來
住
進
的
最
差
勁
的
五
星

級
酒
店
。

如
果
是
三
星
四
星
，
我
也
無
話
可

說
，
但
這
是
著
名
國
際
品
牌
的
五
星
級

酒
店
，
位
於
北
京
王
府
井
附
近
交
通
最
方

便
、
賓
客
最
多
，
國
際
人
士
來
往
頻
繁
的
一

家
。
其
硬
件
軟
件
均
乏
善
可
陳
，
令
人
意

外
。我

住
的
是
六
樓
的
一
個
套
間
，
房
價
不

菲
。
先
談
硬
件
，
房
間
陳
舊
，
大
概
開
業
以

後
沒
有
大
修
過
。
洗
漱
用
具
簡
陋
。
一
如
客

棧
、
民
宿
之
類
所
提
供
。
淋
浴
間
連
膠
墊
都

沒
有
，
淋
浴
時
極
易
跌
倒
，
對
我
這
樣
的
老

人
，
只
能
小
心
翼
翼
。
文
具
也
欠
奉
，
經
要

求
才
送
來
一
具
釘
書
機
。
我
連
住
五
天
，
從

進
房
開
始
，
客
廳
放
置
三
隻
小
梨
子
，
一
直

沒
有
更
換
和
增
添
。

進
房
近
一
小
時
，
行
李
箱
還
未
送
到
，
經
打
電
話
去

催
促
，
方
才
送
來
。
客
廳
附
有
一
小
廚
房
，
除
冰
箱
及

水
壺
外
，
欠
缺
刀
叉
和
其
他
廚
具
，
我
因
為
並
沒
有
煮

食
，
所
以
也
沒
有
要
求
他
們
提
供
甚
麼
。

多
年
來
我
進
出
北
京
逾
百
次
，
近
年
參
加
全
國
人
大

會
議
，
大
多
住
在
北
京
飯
店
。
上
世
紀
九
十
年
代
參
加

籌
備
香
港
回
歸
的
籌
委
會
和
預
委
會
，
住
的
是
港
澳
中

心
的
瑞
士
酒
店
。
列
席
人
大
常
委
會
或
參
加
人
大
常
委

會
的
基
本
法
委
員
會
，
住
的
是
人
大
常
委
會
的
會
議
中

心
賓
館
。
這
些
都
是
設
備
周
到
、
服
務
認
真
的
酒
店
。

就
是
早
年
參
加
人
大
會
議
，
住
進
過
王
大
人
胡
同
的
華

僑
飯
店
、
西
單
向
陽
招
待
所
、
八
大
處
軍
區
招
待
所
、

京
豐
賓
館
、
京
西
賓
館
。
這
些
﹁
招
待
所
﹂
式
的
賓

館
，
雖
然
只
是
相
當
於
當
前
的
一
、
二
星
級
酒
店
，
硬

件
不
行
，
軟
件
卻
是
甚
佳
，
服
務
員
招
待
周
到
。
近
年

也
有
一
些
單
位
招
待
到
京
參
加
某
些
活
動
，
住
進
的
也

就
是
三
四
星
級
，
但
服
務
都
能
令
人
滿
意
。

東
方
×
×
住
的
絕
大
多
數
是
外
國
人
，
他
們
是
匆
匆

的
過
客
，
究
竟
有
無
投
訴
，
不
得
而
知
。
由
於
該
店
的

名
氣
和
所
處
的
地
點
，
可
以
說
不
愁
沒
生
意
。
客
似
雲

來
，
自
然
養
成
驕
氣
。
我
們
入
住
期
間
，
剛
好
約
旦
國

王
來
訪
，
門
外
豪
華
汽
車
成
列
，
兩
國
保
安
人
員
林

立
，
氣
派
非
凡
，
自
然
不
思
進
取
。

差勁的酒店
吳康民

生活
語絲

青
藏
高
原
的
冰
川
礦
泉
水
，
非
常
稀
有
。
假
如
人
人
都
去

採
集
，
必
然
造
成
巨
大
的
環
境
污
染
。
但
是
市
場
的
壓
力
，

會
令
某
些
商
人
不
顧
一
切
開
發
含
有
鍶
的
礦
泉
水
，
造
成
生

態
大
災
難
。
最
近
，
中
國
的
科
學
家
就
千
方
百
計
尋
找
某
些

植
物
，
有
能
力
吸
收
某
些
地
方
裡
面
泥
土
的
鍶
元
素
，
然
後

對
這
些
植
物
進
行
提
煉
，
再
加
在
礦
泉
水
中
，
或
者
直
接
製
成
調

節
人
類
微
量
元
素
的
保
健
產
品
，
以
大
大
改
善
中
國
人
的
健
康
水

平
。
若
真
如
此
，
老
年
人
的
骨
骼
、
牙
齒
疾
病
會
得
到
控
制
，
心

血
管
堵
塞
的
情
況
得
到
緩
解
，
老
人
癡
呆
症
、
某
些
癌
症
也
可
以

得
到
預
防
。
這
些
植
物
已
經
找
到
出
來
了
。

二
零
一
二
年
，
湖
南
省
桃
源
縣
富
硒
產
品
研
究
所
與
桃
花
源
聯

合
開
展
硒
鍶
米
的
研
究
，
增
加
了
米
的
含
鍶
量
，
多
達
其
他
稻
米

的
十
五
倍
。
硒
鍶
米
的
生
產
是
依
據
植
物
生
理
生
化
和
作
物
營
養

原
理
，
利
用
水
稻
作
物
作
無
污
染
的
天
然
生
化
反
應
器
。
在
水
稻

生
長
過
程
中
施
用
特
別
研
製
的
專
利
技
術
產
品—

硒
鍶
肥
，
將
無

機
硒
、
鍶
元
素
導
入
水
稻
植
物
體
內
，
通
過
水
稻
自
身
的
生
命
運

動
，
將
無
機
硒
、
鍶
元
素
轉
化
為
有
機
營
養
元
素
，
富
集
在
籽
實

中
，
使
其
大
米
中
硒
、
鍶
含
量
適
度
增
加
，
達
到
硒
鍶
食
品
符
合

︽
食
品
中
污
染
物
限
量
︾
的
標
準
。

鍶
是
骨
骼
、
牙
齒
的
主
要
成
份
，
人
體
的
所
有
組
織
中
都
有
鍶
。
它
有
保
護

牙
膜
、
興
奮
神
經
、
預
防
高
血
壓
、
預
防
心
臟
病
、
抑
制
尿
結
石
形
成
、
促
進

骨
折
癒
合
的
作
用
；
缺
鍶
時
會
導
致
骨
質
疏
鬆
症
、
齲
齒
、
白
髮
、
心
血
管
等

疾
病
發
生
。
硒
是
人
體
必
須
的
微
量
元
素
。
它
具
有
抗
氧
化
抗
衰
老
，
保
護
和

修
復
細
胞
，
提
高
紅
細
胞
的
攜
氧
能
力
，
提
高
人
體
免
疫
力
，
解
除
重
金
屬
的

毒
害
，
預
防
癌
變
等
六
大
神
奇
功
能
。
硒
鍶
米
兼
有
硒
鍶
營
養
的
雙
重
功
效
。

硒
鍶
米
是
心
血
管
病
人
、
老
年
人
、
亞
健
康
人
群
的
保
健
食
品
。

目
前
中
國
還
開
展
了
以
植
物
修
復
土
壤
的
重
金
屬
含
量
的
研
究
，
解
決
中
國

因
為
工
業
過
度
發
展
而
造
成
的
重
金
屬
污
染
問
題
。
植
物
修
復
技
術
以
其
安

全
、
廉
價
的
特
點
正
成
為
全
世
界
研
究
和
開
發
的
熱
點
，
美
國
、
加
拿
大
的
植

物
修
復
公
司
已
經
開
始
盈
利
。
專
家
估
計
，
未
來
五
年
內
，
國
際
植
物
修
復
市

場
規
模
將
達
二
十
億
美
元
。
中
國
科
學
院
地
理
科
學
與
資
源
研
究
所
陳
同
斌
研

究
員
，
主
持
的
重
金
屬
污
染
土
壤
的
植
物
修
復
技
術
課
題
得
到
國
家
高
技
術
研

究
發
展
計
劃
︵
８
６
３
計
劃
︶
的
資
助
。
這
項
技
術
針
對
的
重
金
屬
元
素
包
括

砷
、
銅
和
鋅
。
陳
同
斌
等
人
發
現
蜈
蚣
草
，
可
以
大
量
地
吸
收
土
壤
裡
的
金

屬
，
效
果
良
好
。

這
項
研
究
預
計
還
將
持
續
兩
年
。
有
專
家
指
出
，
如
何
妥
善
處
理
利
用
植
物

修
復
技
術
收
集
起
來
的
重
金
屬
元
素
，
應
成
為
研
究
小
組
後
續
工
作
的
重
點
之

一
。 植物修復技術

范　舉

古今
談

編
劇
莊
梅
巖
的
新
作
︽
教
授
︾
最
近
上
演
。

我
和
她
在
閉
幕
場
上
演
前
先
吃
晚
飯
，
再
一
起

看
演
出
。
︽
教
授
︾
是
中
文
大
學
創
校
五
十
載

的
校
慶
劇
，
亦
以
其
哲
學
系
為
背
景
。
劇
本
對

於
教
育
理
念
、
求
學
目
的
、
夢
想
追
求
、
自
由

和
民
主
、
良
知
和
原
則
、
父
母
與
子
女
的
愛
等
多
個

範
疇
均
有
討
論
，
能
令
來
自
不
同
背
景
或
階
層
的
觀

眾
對
他
們
關
心
的
不
同
議
題
有
所
思
考
。

教
育
真
是
一
個
很
大
、
很
複
雜
的
題
目
。
到
底
教

師
教
學
的
目
的
是
為
了
什
麼
？
是
為
了
令
學
生
學
問

淵
博
？
幫
助
他
們
獲
取
學
歷
以
換
取
在
社
會
謀
生
的

入
場
券
？
為
自
己
的
學
問
和
研
究
找
接
班
人
承
傳
下

去
？
除
了
﹁
學
﹂
之
外
，
﹁
育
﹂
這
部
分
呢
？
我
覺

得
這
才
是
最
困
難
的
工
作
。
因
為
籠
統
來
說
，
教
學

的
學
是
知
識
和
技
巧
，
是
一
堆
較
易
掌
握
和
較
有
標

準
答
案
的
實
材
；
但
育
則
是
指
將
學
生
作
品
格
培

育
。
到
底
怎
樣
培
育
？
什
麼
是
培
育
的
目
標
？
應
該

以
誰
為
培
育
的
榜
樣
？
負
責
培
育
的
人
是
否
一
名
優

秀
的
培
育
師
？⋯

⋯

都
是
沒
有
定
論
的
問
題
。
我
所

指
的
優
秀
並
不
是
指
教
師
要
學
富
五
車
、
出
口
成

章
，
也
不
是
指
他
或
她
的
學
術
地
位
或
教
學
技
巧
要

有
多
高
或
多
熟
練
，
而
是
指
涉
其
個
人
品
格
和
操

守
、
價
值
觀
、
做
人
處
世
的
態
度
、
對
教
育
的
熱
誠

等
。
一
名
教
師
對
正
在
成
長
的
學
生
最
重
要
的
影
響

不
在
於
能
令
他
們
在
學
問
上
有
多
少
裨
益
，
亦
不
是

要
向
他
們
吶
喊
，
高
舉
道
德
的
旗
幟
，
而
是
必
須
以

身
作
則
，
為
學
生
樹
立
正
面
的
榜
樣
，
令
他
們
耳
濡

目
染
地
成
為
一
個
求
真
、
善
良
，
有
美
麗
靈
魂
的
好

人
。

︽
教
授
︾
中
的
教
授
正
是
這
類
人
物
。
他
是
明
星
級
講
師
，

但
在
學
術
階
梯
之
上
的
地
位
不
高
，
﹁
教
授
﹂
只
是
學
生
給
他

的
一
個
暱
稱
或
謔
稱
。
然
而
，
他
不
拘
泥
於
學
術
界
的
名
利
，

只
是
緊
守
崗
位
，
將
他
的
價
值
觀
、
信
念
和
原
則
通
過
他
的
行

為
影
響
㠥
一
代
又
一
代
的
學
生
。
雖
然
他
不
能
保
證
學
生
在
踏

足
社
會
後
在
思
想
行
為
上
會
有
怎
樣
的
改
變
，
但
起
碼
他
在
學

生
踏
出
校
門
前
為
他
們
灌
輸
了
優
良
的
養
分
，
也
就
盡
了
樹
人

的
責
任
。

此
劇
為
了
中
文
大
學
而
撰
寫
，
我
得
感
謝
莊
梅
巖
沒
有
將
非

中
大
的
觀
眾
摒
諸
門
外—

—

很
多
為
了
某
個
機
構
而
創
作
的
劇

本
放
在
公
眾
舞
台
上
時
總
是
催
圈
內
人
的
淚
，
卻
當
上
圈
外
人

的
睡
魔
。
因
為
他
們
的
小
圈
子
精
神
太
強
了
，
強
得
容
不
下
其

他
觀
眾
參
與
。
這
些
為
了
美
化
、
歌
頌
和
緬
懷
圈
內
人
的
母

校
、
母
機
構
的
劇
本
只
宜
放
在
自
己
的
校
園
內
、
公
司
內
自
我

陶
醉
。 《教授》應該教授什麼？

小　蝶

演藝
蝶影

澳
門
水
坑
尾
，
有
間
近
九

十
年
老
店—

葡
國
鄉
土
菜
餐

室
﹁
坤
記
﹂，
賣
的
是
澳
葡

菜
還
是
葡
國
菜
？
兩
者
有
分

別
，
前
者
融
合
中
國
烹
調
方

式
，
土
生
混
血
家
庭
煮
食
法
。
後

者
是
正
宗
葡
萄
牙
菜
。

坤
記
葡
名
叫
﹁A

V
encedora

﹂

即
英
語
的V

ictoria

，
勝
利
。
坤
記

祖
輩
在
葡
國
軍
營
當
廚
子
，
遠
渡

重
洋
來
澳
門
當
兵
者
多
為
鄉
下
貧

農
階
層
︵
澳
門
人
過
去
叫
葡
兵
作

﹁
阿
牛
﹂，
神
似
形
似
，
︶
思
念
家

鄉
土
菜
，
教
導
楊
家
祖
先
烹
調
正

宗
鄉
下
葡
萄
牙
菜
，
以
慰
腸
肚
。

純
華
人
血
統
的
坤
記
，
楊
家
得

正
宗
煮
法
專
攻
純
葡
菜
；
好
不
好
吃
，
見
仁

見
智
，
如
果
對
中
國
菜
先
入
為
主
，
世
上
任

何
菜
系
也
不
會
好
吃
，
縱
使
著
名
如
法
國
、

意
大
利
、
西
班
牙
菜
。

馬
介
休
，
葡
萄
牙
人
國
食B

acalhau

魚
，
珠

三
角
一
帶
，
南
、
番
、
順
人
吃
得
尖
，
魚
頭

嫌
粗
，
只
吃
魚
嘴
臉
部
，
漂
水
至
鹹
度
適

中
，
白
水
烚
之
，
上
碟
時
，
膠
質
豐
富
，
肉

質
綿
滑
。
老
闆
楊
先
生
推
介
說
：
﹁
最
宜
好

友
二
三
人
，
一
兩
支
白
酒
，
邊
吃
邊
喝
邊
談

心
，
至
正
！
﹂
如
此
平
實
、
傳
神
、
入
心
美

味
，
一
個
人
吃
也
願
意
！

飯
後
獨
特
香
氣
的
無
花
果
茶
又
有
一
段
跟

航
海
家
達
加
馬
發
生
關
係
的
故
事
。

看
來
澳
門
沒
有
園
落
可
種
大
量
無
花
果
，

它
們
何
處
來
？

楊
先
生
開
估
：
來
自
當
地
天
主
教
修
院
。

這
杯
混
合
無
花
果
、
果
葉
、
蜜
糖
與
普
洱
的

好
茶
，
受
歡
迎
指
數
隨
即
上
升
。
葡
國
杏
仁

酒
混
濃
咖
啡
，
一
抹
餘
香
，
將
澳
門
植
根
西

洋
遺
澤
的
情
緒
提
升
。

回
歸
後
，
澳
門
市
面
和
平
安
靜
，
開
放

賭
牌
，
市
民
人
均
收
入
不
斷
創
新
高
，
這

也
正
面
。
但
她
往
昔
獨
特
不
凡
，
古
色
古

香
的
面
容
漸
漸
消
逝
，
只
怕
一
天
，
連
坤

記
的
葡
萄
牙
鄉
土
菜
也
未
能
保
住
，
乾
做

街
坊
生
意—

舖
租
節
節
上
升
，
猶
如
香

港
，
如
何
抵
銷
利
潤
及
引
誘
？

坤　記
鄧達智

此山
中

想吃時，從絲瓜籐上摘下幾根鮮嫩的
絲瓜，刮去外面的澀皮，切成細絲或薄
片。倒入鍋中，用豬油或花生油爆炒一
兩分鐘，再根據自己的口味加點辣椒和
其他調料翻炒一會兒，一盤香滑的炒絲
瓜就可以上桌了。煮麵條時，放入一些
絲瓜片或絲，亦能提味。
炒絲瓜簡單，味道還美，我很喜歡

吃。回老家時，只要絲瓜成熟了，抽空
出去摘幾根絲瓜炒菜吃，是我非常願意
的。在農村，春天在院牆外隨便一個沒
硬化的地方刨個坑，埋進幾粒絲瓜種，
上面蓋上層土，等㠥吃絲瓜就行了。
早春種的絲瓜，入夏就可以吃；夏天

種下的絲瓜，入了秋也就開始結了。開
花後，絲瓜不知疲倦地長出來，一根接
㠥一根，一兩棵絲瓜一家人都吃不完。
在老家那邊，就算不正兒八經去種絲
瓜，河溝邊、院牆外丟棄的那些種子，
自己長出來的絲瓜苗，日曬雨澆，也照
樣能爬上高處的樹枝、壩堰和牆頂，結
滿一籐肥美的絲瓜。
嫩絲瓜炒菜，老絲瓜則可以刷碗。留

作種子的老絲瓜，以及藏在秧籐裡沒被
及時發現已經變老的絲瓜，就讓它們使
勁長吧。等到絲瓜籐開始萎蔫變黃，天
氣變涼時，摘下半乾的老絲瓜，剝掉外
皮，取出種子，只留裡面那層編織在一
起的絲瓜瓤備用。絲瓜瓤韌性很足，很
耐浸泡，吸附油水性強，非常適合當刷
鍋、刷碗的工具。

結婚後，我和妻子在小鎮上生活。硬
化院落的時候，我專門在院子裡留了塊
地方，準備栽種些花卉和蔬菜。住到鎮
上第一年，我首先種下些絲瓜。絲瓜味
美，適應性強，又不用特殊照顧。對我
這個以前沒管理過菜園的人來說，試種
幾棵絲瓜最保險。
絲瓜即將成熟的時候，兒子出生了，

母子倆都回了老家。我上班累了，就在
鎮上住。不回老家，吃飯又成了問題。
有的人形容單身的好處，「一個人吃飽
了全家不餓」。我則處處不習慣。一個
人住，總是得過且過。不想動時，連飯
都懶得吃，更別提炒菜做飯了。我家前
面就是一家大超市，裡面有很多菜，我
會炒的卻不多。
不想出門，去院裡摘幾個辣椒幾根絲

瓜，又炒又燉弄出一盤菜來，邊看電視
邊風捲殘雲吃掉，開始也還算不錯。隨
㠥絲瓜秧一天天攀高，有的翻過牆頭去
了鄰居家，有的直接爬到我家的屋脊
上。底下的絲瓜吃沒了，上面的一根也
夠不到，而且，絲瓜有個習性，越往高
處結得越多，費盡力氣夠過幾次，次次
落敗，後來乾脆不摘了。
那段時間，沒有特殊情況，下午下了

班我就往老家跑。絲瓜籐趁我不在家，
攀在屋頂上四處伸展，天天擴大地盤。
等到深秋到來，妻子和兒子回到鎮上，
牆頭上、屋頂上已經到處爬滿了絲瓜
秧。一根根又粗又黃的老絲瓜，掛在牆

壁、垂在高處、躺在屋頂，凌亂不堪。
從她母子倆回到鎮上，確切說是從亂

糟糟的絲瓜秧侵擾到我的心情，我就想
把它們一根根扯個乾淨。因為擔心扯絲
瓜秧時會拽下牆頭上的石頭和屋頂的瓦
片，我又一再猶豫，遲遲沒有動手。絲
瓜，以前頓頓願吃的絲瓜，這時已在我
心中印下厭煩的陰影。等絲瓜秧爛上一
段時間，我一定把它們清除徹底，以後
再也不栽種了。聽父親說，不能讓絲瓜
秧在屋頂上亂長。有些秧子會鑽到瓦片
底下，把瓦片頂松或鑽裂。瓦片鬆動
了，或者有了裂隙，雨雪天很容易滑脫
和漏雨。
冬天，院裡的水管被凍住了。家裡沒

有烤火的東西，我就一點點去扯牆頭和
屋頂上的絲瓜秧。點燃一堆乾枯的絲瓜
秧和老絲瓜，沿㠥水龍頭和水管慢慢
烤，很快就能把塞在鐵管內的冰化開。
那年冬天，那些絲瓜秧和老絲瓜被我以
烤水管的名義燒光了，連絲瓜裡的種子
也沒放過。烤水管的時候，絲瓜裡的種
子經常被燒得辟啪響。
第二年春天，在雨雪的沖洗和浸泡下

偷偷掉落的絲瓜種子，在泥土裡剛出芽
就被我無情地拔掉了。一棵不留，這是
我暗暗發誓必須執行的目標。那個春
天，我每天都到院落裡巡視一遍，見絲
瓜苗就拔。
幾年過去了，我對絲瓜秧的仇視態度

開始鬆動。但今年春天，絲瓜種開始發

芽的時候，我還是堅持了以往「有絲瓜
苗就拔 」的原則，拔掉了所有幼苗。
妻子反對了幾次，我告訴她，想吃絲瓜
就去菜市買，又不太貴，何必費勁種
呢？不僅絲瓜，黃瓜和西紅柿這種帶秧
的蔬菜，也統統被我排除在家門之外。
夏天，我家的蚊子特別多，尤其院落

西面的小菜園附近。我對蚊子的叮咬很
敏感，每次被咬到都痛癢難忍，還會起
一個一角硬幣大小的凸起的包塊。
我怕蚊子，不願意接近小菜園。短短

一個星期左右，菜園裡的雜草就長到二
十多厘米高了。在菜園南邊的角落裡，
還偷偷鑽出幾棵絲瓜苗，又瘦又弱。快
入秋了，長就長吧，反正也長不多長
了，過些天蚊子少了再拔。
悶熱潮濕的天氣，就像給小鎮訂做的

緊身衣，把小鎮裹了整整一個夏天。蚊
子們喜歡這樣的環境，活躍在小菜園的
周邊，不肯離去。那幾棵絲瓜，在蚊子
的照顧下，慢慢長大。等我有機會把它
們剷除時，已經長到差不多兩米長了。
一根根小絲瓜，躲躲閃閃地，掛在細弱
的秧籐上，綠得發亮，嫩得誘人。妻子
再一次為它們求情，看㠥秧籐上那些小
絲瓜，我也有點兒捨不得了，暫且留㠥
吧！
秋天到了，絲瓜們比賽似的長大，一

根接㠥一根。妻子隔三差五適時採摘它
們，肉絲炒絲瓜、肥肉丁炒絲瓜、西紅
柿炒絲瓜、雞蛋絲瓜湯、爆炒絲瓜片，
幾天一個花樣地換。妻子把我對絲瓜的
那種好感，又慢慢從厭煩的情緒裡剝離
出來。
第一年種絲瓜，我在不大的院落裡一

下子種了十多棵。等絲瓜苗鑽出泥土，

妻子提醒過我，少栽一兩棵就行，沒必
要這麼多。看㠥一棵比一棵肥嫩的綠苗
兒，我一棵都捨不得拔。我喜歡吃絲
瓜，頓頓吃都沒問題。想想把辣椒、絲
瓜和㡡段炒熟，捲進煎餅裡大口咀嚼的
情形，我就饞得流口水。那種辣，那種
鮮，那種滑，對我的誘惑難以抗拒。怕
結出的絲瓜不夠吃，我沒聽妻子的，悉
數留下了。
秧籐爬滿牆頭和屋頂，把整個院落蓋

得嚴實雜亂時，我又恨不得一秒鐘內把
它們全部清除乾淨。甚至連對蚊子的憎
惡，也強加給了它們。幾年的時間過去
了，妻子用她的方式，把我對絲瓜這種
美味「魚肉」的喜愛，從對絲瓜秧這種
雜亂扎人的「魚刺」的深惡痛絕中一點
點挑揀出來，重新放回原點。炒絲瓜的
味道很美，這是真的！

種絲瓜，拔絲瓜

■籐上鮮嫩的絲瓜。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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